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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蒙藏二度的政教合作—噶丹頗章政權
在西藏的建立 

如前文所述，藏傳佛教在蒙古有前後兩期的「傳教運動」，

其傳教的結果，皆是造成蒙古勢力介入西藏政界，並在藏地

建立以單一教派為主體的權力集團，以此來統治西藏。在前

期傳教中，薩迦派的喇嘛們獲得了帝師的尊號，可以在蒙元

宮廷為帝后王公們灌頂說法，享受尊崇；後期傳教的成果，

則使得十六世紀後半期蒙古民族幾乎徹底改宗格魯派。但是

在政教關係的考量下，兩次有不同的影響︰第一次傳教運動

在元朝，帝師們除對西藏的行政外，照例是迴避干預帝國政

治的；但在第二次傳教運動這一段期間，政治與宗教卻時時

糾結在一起，產生難分難解的關係。由於建立政權，改變藏

內勢力生態的力量皆非產生自西藏本土，而是來自於外界，

此種政教勢力的結合，明顯地可以解決當時的問題，但往往

亦在背後隱藏著不安與變數。 

【肆】 西藏與蒙古關係發展的新態式 

一、 「活佛出生蒙古」與西藏教派在蒙古的競爭 

於前文【參】之二中曾提到，格魯派領袖索南嘉措與蒙古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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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特部阿勒坦汗於1578年於青海會面。在與會期間索南嘉措

為一批包括鄂爾多斯、土默特、永謝布三部王族在內的百餘

名蒙古人剃度。1會後並未直接回藏，繼續來到康區與蒙古

各部傳教，遣東科爾‧雲丹嘉措為其駐蒙古的代表，專事達

賴喇嘛與蒙古王公的聯絡，2蒙古與格魯派的關係正因法師

的來訪而逐漸加深中。但是索南嘉措於1587年（萬曆15）主

持阿勒坦汗的葬禮後，忽於次年3月在路途上於卡歐吐密去

世。格魯派霎時失去首領，也同時失去十年來與蒙古建立關

係的最重要人物。在這緊急的時刻，西藏格魯派的上層僧侶

和蒙古和碩特部王公商議，決定將1589年（萬曆17）出生的

阿勒坦汗曾孫確認為索南嘉措的轉世，是為四世達賴，法號

雲丹嘉措。這是達賴喇嘛唯一的一次降生在蒙古部族，可說

是蒙藏領袖以人為方式使雙方關係不致中斷的一種手段。有

了蒙古王公的子孫為教派繼承人，格魯派乃愈益受到蒙古部

落的支持。 

但是，西藏其他的教派多能瞭解︰格魯派在蒙古傳教愈成

功，對他們的未來愈加不利。據《蒙古源流》的記載，當格

魯派在爭取當時蒙古實力派領袖阿勒坦汗時，噶瑪噶舉派與

薩迦派紛紛選擇蒙古名義上大汗所在的察哈爾部作為其傳教

                                                       
1 智觀巴‧貢卻乎丹巴饒吉，《安多政教史》，頁 36-37。. 
2 智觀巴‧貢卻乎丹巴饒吉，《安多政教史》，頁 37。另在薩囊徹辰《蒙古源

流》中，指邁達哩‧呼圖克圖是四世達賴喇嘛在蒙古的「代理人」，於 1604

年前往庫倫。應與東科爾‧雲丹嘉措有先後之別。 



156    正觀雜誌第十一期/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的對象，3西藏教派在蒙古各部的傳教，不但參與了蒙古各部

的「黃金家族」與「非黃金家族」的勢力之爭，並頗有將在

藏內對抗的態式向外延伸的趨勢。1595年（萬曆23），在四世

達賴入藏學經的前幾年，蒙古土默特部的巴噶托音，康林烏

格爾巴圖爾塔布囊等即行兵西藏，於札克博里山包圍藏巴汗

的十萬兵民，雙方對峙。相當特殊的是，據史載這個一觸即

發的爭戰還是四世班禪洛桑卻吉堅贊騎馬至兩軍之間才化解

的。4可見土默特蒙軍來藏事先並未知會格魯派，純粹是為四

世達賴未來在藏的安全來向藏巴汗挑釁的。噶瑪噶舉派及地

方家族自然感受到格魯派在蒙古傳教的成果對他們的威脅，

此後更加勤於拉攏非支持格魯派的蒙古部族與在藏的勢力，

到了第三世藏巴第悉丹迥旺布統治期間，噶瑪噶舉派與藏巴

汗結為「福田與施主」的關係，因此在史料中乃有藏巴汗與

藏外的反格魯派的領袖有「結成同盟」之說。5這些非格魯派

教派在蒙古傳教亦累積不少成績。最著名的即覺囊派喇嘛多

羅那它，他於1614年（萬曆42）赴喀爾喀傳教，在蒙古傳教

二十年之久，常住土謝圖部的庫倫。被蒙人尊稱「哲布尊丹

巴」6多羅那它圓寂後，蒙古人認定他轉世在土謝圖汗的家族

內，成為第一個蒙古活佛系統，這一個著名系統最初即非屬

                                                       
3 《蒙古源流箋證》卷六。. 
4 《蒙古源流箋證》卷八。. 
5 見松巴堪布‧益西班覺，《青海史》（Kuke Naghur-un Domogh），頁 11-12。. 
6 哲布尊丹巴蒙語意為「至尊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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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格魯派。7由於日後格魯派在西藏掌握政教大權達三百

年，今日較常見的蒙藏史籍多站在格魯派的立場記事，對於

其他教派在蒙古傳教的記載就顯得語焉不詳，故在此無法詳

述各教派傳教的情形，但是兩股西藏佛教勢力在蒙古有彼此

較勁，是無庸置疑的。8 

二、 四世達賴入藏與格魯派新一波的危機 

1603年（萬曆31），十四歲的四世達賴雲丹嘉措自蒙古土

默特部入藏，在熱振寺行坐床大典，後赴拉薩，成為哲蚌寺

的新任寺主，由四世班禪為授比丘戒。事實上，當時四世達

賴年齡尚小，格魯派實際的決策是掌握在四世班禪洛桑卻吉

堅贊手中。時格魯派在蒙古傳教固然是一帆風順，但是相對

而言，在西藏的勢力卻是逐漸削弱，1605年（萬曆33）格魯

派在拉薩河流域的施主第巴吉雪巴為辛廈巴才旦多吉聯合

止貢噶舉派打敗，辛廈巴家族此後由後藏的勢力延伸到了拉

薩，1618年（萬曆46，天命2），苟延的帕木竹巴政權亦終於

為辛廈巴所取代。辛廈巴的領袖被稱為「藏巴汗」或「第悉

藏巴」，9與仁蚌巴家族相同，他們亦是在後藏噶瑪噶舉派與

                                                       
7 詳見申曉亭、成崇德譯，《哲布尊丹巴傳》（作者名佚），《清代蒙古高僧傳譯

輯》，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出版，1990 年，頁 217-256。 
8 漢文史料《皇朝藩部要略》卷二即明言︰「喀爾喀有所謂紅教者，與黃教爭。」. 
9 當時前藏稱「烏斯」，後藏稱「藏」，而藏語「巴」有「某地方的人」之意，

在《蒙古源流》和漢文史料中，稱呼為「藏巴汗」，在傳統西藏史家則稱呼

之為「藏巴第悉」。從名稱來看，可知「藏巴第悉」表示他們是後藏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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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巴噶舉派的重要施主。當時格魯派主要的防衛武力只是一

些土默特等部入藏的蒙軍，四世達賴往後猶到西藏各地訪問

貴族和寺院，進行串聯活動，足跡到達日喀則、山南等地，

甚至拉攏屬於噶舉派的老寺達壟寺，他對於佔領前藏的藏巴

汗心懷不滿，是可想而知的，加上兩派因書信措辭問題產生

不快，無形中又加深彼此的芥蒂。10但是格魯派當時的武力

實在不足與藏巴汗抗衡。義大利藏學者杜齊在論及此段時，

指出雲丹嘉措曾到桑耶去尋求他的護法神登松（bstansrun）與

白格爾（dpekar）的保護，並且語帶嘲諷的說︰「面對著一個

武裝的敵人，喇嘛們除了全智全能的神以外，沒有同盟者。」

11事實上格魯派在各部蒙古絕非沒有支持與同情的「同盟

者」，只是這些「遠水」往往不能救「近火」之急。由此可

見格魯派在藏內處境的窘迫。 

時藏巴汗因屢患病，懷疑是四世達賴雲丹嘉措對他施放咒

術所致，時至1616年（萬曆44，天命元年）底，雲丹嘉措突

然以二十八歲的英年在哲蚌寺圓寂，藏巴汗找到了機會，嚴

令禁止格魯派寺院尋覓達賴的轉世靈童，西藏史上稱之為

「鼠牛之亂」。格魯派的施主吉雪巴索南南杰見到教派的生存

遭遇危機，乃以洛格夏惹觀音像為條件，請一支蒙古喀爾喀

                                                       
10

 見 G.Tucci（杜齊），"Tibetan Painted Scrolls"，中譯本將其 3--80 頁譯為《西

藏中世紀史》，李有義，鄧銳齡譯，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室‧

民族學室，1980，頁 93、95。. 
11

 參考注（10），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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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軍隊前來救援，1617年，（萬曆45，天命2）三千喀爾喀

蒙古軍到達前藏攻擊藏巴汗，未能奏功；次年，即1618年（萬

曆46，天命3），藏巴汗彭措南杰的軍隊一萬餘人經堆攏反攻

到烏斯地，攻下格魯派拉薩三大寺中的色拉、哲蚌兩寺，在

後山上殺死格魯派僧俗五千餘人，當時格魯派實際的領袖四

世班禪羅桑卻吉堅贊不得不離開後藏逃往阿里，格魯派主寺

的色拉寺和哲蚌寺其餘的僧侶向北方逃亡，躲進噶舉派的達

壟寺，避難時間達四個月之久。12 

事件發生之後，色拉、哲蚌兩寺被命令要向藏巴汗繳納大

筆罰金，四世達賴的轉世問題卻到後來才獲得解決，在《四

世班禪羅桑卻吉堅贊傳》中記載，因為藏巴汗身染沉痾，藥

石罔效，最後還是由羅桑卻吉堅贊做法事禳解，才得痊癒，

方才應允轉世的事。13另一種說法是，在藏巴汗死後，1621

年（天啟 1；天命 6）青海蒙古領袖拉尊窮哇羅桑丹增領蒙古

騎兵兩千與第巴吉雪巴等親格魯派的軍隊會合，向拉藏汗的

兒子發動攻擊，殺死數千人，在要發動第二波進攻時，四世

班禪出面調停，協定在拉薩及拉薩河以下的寺屬莊園歸格魯

派，歸還被藏巴汗所奪去的拉薩三大寺莊園，及允許認定四

                                                       
12

 東嘎‧洛桑赤列，《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民族出版社，1985,頁 52-53；劉

千立譯，《續藏史鑒》，華西邊疆研究所，頁 73；夏喀巴（Zhwa-sGab-Pa），

《西藏政治史》第二卷（Bod KyiSrid-Donr Gyal-Rabs Vol.2），Kalimpong 

Shakab-pa house,1976,頁 367。 
13

 見《四世班禪羅桑卻吉堅贊傳》。引自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陳慶英等譯，《西

藏通史───松石寶串》，西藏社會科學院等，1996,1，p.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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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達賴的轉世靈童等，而新任的藏巴汗其他條件皆應允，就

是不接受允許四世達賴的轉世這一條件。14格魯派一下子群

龍無首，還曾考慮將一向由教派領袖擔任的哲蚌寺主的頭銜

交給四世班禪，但是班禪先前即做了安排，要將四世達賴培

養為整個格魯派團結的象徵，至此四世達賴雖然暴卒，然轉

世繼承已成為制度上依循的方式。另一個重要的考量是︰四

世達賴出身蒙古，是蒙古與格魯派聯繫支持最重要的因素，

不得不重視蒙古人的態度，於是對於這個建議，四世班禪極

力拒絕，終而作罷。15 

雖然史料的記載未有一致，但是 1622 年（天啟 2，天命 7），

瓊結家族的阿旺羅桑嘉措被認定為四世達賴的轉世，六歲時

受迎入哲蚌寺坐床。16值得注意的是，據學者考證︰這個瓊

結家族曾是帕木竹巴宮廷的大臣，雖然同情宗喀巴的宗教改

革，但此時已宗「紅教」（噶瑪噶舉或主巴噶舉），在成為雲

丹嘉措的轉世靈童前，噶瑪噶舉派猶想爭取他為派內喇嘛的

轉世，17故最後瓊結家族會讓其子弟進入格魯派，當是在某

些內部交涉下才成功的。在《安多政教史》中記載，藏巴汗

雖對達賴轉世的問題讓步，但提出「必須將達賴迎往青海，

                                                       
14

 東嘎‧洛桑赤列，《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頁 54。據作者云當時五世達賴年

已五歲。 
15

 見牙含章編著，《班禪額爾德尼傳》，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頁 29。 
16

 松巴堪布‧益希班覺，《如意寶樹史》，頁 467。 
17

 （義）杜齊，《西藏中世紀史》，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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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兵戎相見」的要求，18格魯派得知消息，不得不將達賴

喇嘛迎往山南躲藏，且繼續加強與蒙古部落聯繫。這段期間

格魯派的教務仍多由四世班禪籌畫。洛桑卻吉堅贊親自到拉

薩為阿旺羅桑嘉措剃髮，取法名，授予沙彌戒和比丘戒，並

為他傳授宗喀巴全部的著作，成為五世達賴的上師。在以後

艱難的歲月中，四世班禪洛桑卻吉堅贊不斷為格魯派的發展

提供主意，在後藏確立據點，與敵對教派斡旋；並持續派遣

僧侶化裝成別的教派的僧人，前往各部蒙古，和當地信仰格

魯派的蒙古王公保持聯繫。在格魯派喇嘛們風塵僕僕地於蒙

古各地傳教的同時，西藏教派內部的互助和團結，以及向外

的協調與溝通，就多有靠洛桑卻吉堅贊在統籌和維繫。沒有

這一位有名望的喇嘛在藏內坐鎮，格魯派是否能安渡來自其

他教派千番百折的挑釁和攻擊，是值得懷疑的。 

【伍】 青海勢力的更迭與蒙古勢力的干藏 

一、 格魯派另一波的危機與轉機 

格魯派在西藏再次遭遇危機是在1630年代中葉，1632年

（崇禎5，天聰6）不信仰格魯派19的喀爾喀楚琥爾‧朝克圖

（漢籍通稱卻圖汗）在蒙古受逐，而奪取青海，隨即與藏內藏

                                                       
18

 智觀巴‧貢卻乎丹巴饒吉，《安多政教史》，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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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巴汗等非格魯派勢力拉攏起來，進而圖謀入藏對格魯派不

利。此事件促成格魯派延請和碩特部顧實汗揮軍南下，終於

使得西藏長久的教派爭執在蒙古軍隊的介入之下結果分曉。 

在1620年代末，出身「黃金家族」的察哈爾部林丹汗意圖

以武力征討各部來恢復大汗的威權，戰敗流亡的蒙古人紛紛

移牧至喀爾喀地方，據札奇斯欽的研究，當時於喀爾喀同情

林丹汗的只有卻圖汗20，自現今所見的史料我們推斷︰由於

格魯派曾於1578年頒贈汗號給土默特部阿勒坦汗，打破了以

「黃金家族」為權力根源的蒙古傳統秩序，此舉吸引著漠北

蒙古事實上已形同獨立的部族首長前去效法21，林丹汗早年

雖亦受過格魯派喇嘛的灌頂22，但此時為維繫作為「黃金家

族」繼承者的身份，乃改宗「紅教」，與格魯派敵對。或許

即是「支持林丹汗」這個因素，使得卻圖汗在已有三個「汗

部」的喀爾喀蒙古勢單力孤，受到排擠，被迫離開蒙古，並

奪取了青海作為其牧地。原先在青海當地居住的是土默特部

                                                       
（承上頁） 

19
 關於卻圖汗的皈依教派，史料上有一些出入。札奇斯欽引蒙文史料與俄國學

者的考證，指出卻圖汗曾受佛戒，並進行過蒙譯藏經之舉。（《蒙古與西藏歷

史關係之研究》，頁 579-580）藏文史料《安多政教史》與松巴堪布《青海史》

中，則指卻圖汗偽稱是噶舉派的信徒，實際上他信仰漢族的道士教。」（漢

譯本頁 39）（漢譯頁 223-224），終歸一句，他並非格魯派信徒。 
20

 札奇斯欽，《蒙古與西藏歷史關係之研究》，頁 579。 
21

 詳見前文【參】之二，註 89 中所提 1620 年代漠北蒙古在林丹汗欲統一全蒙

之時，猶向五世達賴請求汗號，計有車臣汗、土謝圖汗、札薩克圖汗及科爾

沁部的車根汗受到冊封之事。 
22

 《蒙古源流箋證》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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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火落赤以及鄂爾多斯等部的牧民，皆是格魯派的施主，但

被卻圖汗擊敗，青海換了一個敵視格魯派的新主人，對於格

魯派而言，如此不啻除了西方和南方，又在北方增添了一號

敵人。 

當時西藏與蒙古的交通主要靠青海一路，在學者的研究

中，格魯派的施主來藏寺布施，皆是經由青海，如 1625 年青

海土默特王公拉尊羅桑丹津嘉措和洪台吉即帶領大批人員到

達哲蚌寺，隨後阿克岱青帶領一千名喀爾喀人，瑪甘諾延率

領三百名衛拉特人，洪台吉等率領三百土默特人，都是自青

海向西藏格魯派朝聖的。23青海為敵派所佔，則格魯派與蒙

古各部信息的傳達，與蒙古王公前來西藏布施支援，便增加

了一些阻力。在蒙文資料中，連當時不太受各部蒙古人歡迎

的林丹汗都是非格魯派勢力的聯盟者。24無論如何，林丹汗

於 1636 年（崇禎 9，崇德元）底死於前往青海的途中，他的

政治意圖我們缺乏史料作進一步的驗證，但當時，在青海的

卻圖汗早有對格魯派不利的舉措。 

1634 年（崇禎 7，天聰 8），卻圖汗在青海大批殺害和監禁

格魯派僧人。同時，信仰原始苯教的白利（be-ri）土司也在

康區摧毀薩迦、格魯、噶瑪、主巴、達隆等諸派的佛教寺院，

                                                       
23

 見（義）杜齊，《西藏中世紀史》，頁 106-107。 
24

 見《青冊》（KokeDebter）等。引自札奇斯欽，《蒙古與西藏歷史關係之研究》，

頁 580；松巴堪布‧益希班覺，《青海史》，則言「在東方，林丹及三十七個

成吉思汗的後裔所信奉的宗教是不清楚的。」陳慶英譯，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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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僧人逮捕監禁。25次年，即 1635 年（崇禎 8，天聰 9），卻

圖汗父子與「紅帽派」的饒絳巴喇嘛會商，決定與藏巴汗同

心徹底消滅格魯派26，隨即卻圖汗派遣其子阿爾斯蘭自青海

率騎兵一萬入藏行動。在拉薩的格魯派僧侶和施主們因自身

無有足夠的防衛力量，皆非常緊張，這年五世達賴年僅十

七，決策經驗尚有不足，四世班禪則已六十三歲，處理危機

卻有很豐富的經驗，四世班禪與當時主持格魯派日常事務的

司庫索南群培、支持格魯派的地方勢力吉雪第巴措結多吉等

共商大計，決定立即派遣哲蚌寺僧侶稍密信給譯師那欽和山

尼卡欽，讓他們化裝由青海到衛拉特蒙古求援。27但在援軍

入藏前，格魯派本身即用計把問題解決了。阿爾斯蘭原本即

不是個虔誠的佛教信徒，據學者研究，他到藏之後大概因收

受了格魯派的重賄，28 來到拉薩後並未幫助藏巴汗，反而胡

作非為，在羊卓雍附近和藏巴汗軍起了衝突，一度攻佔了日

喀則與江孜，到處劫掠。藏巴汗將後藏的軍隊開到藏北，蒙

古軍才惟恐後路遭封鎖而倉促撤退。因阿爾斯蘭到藏後並未

依照乃父卻圖汗的命令行事，反而得罪了藏巴汗，在收到藏

                                                       
25

 在東嘎‧洛桑赤列，《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頁.55。 
26

 見《安多政教史》，頁 39。大陸學者東嘎‧洛桑赤列甚至稱藏巴汗噶瑪丹迴

旺布曾與卻圖汗、白利土司三人「結盟」來共同對付格魯派，但目前只見有

兩兩聯合的史料，三人聯合的資料未嘗見及。 
27

 五世達賴，《西藏王臣記》，頁 123；東嘎‧洛桑赤列，《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頁 55；牙含章編著，《班禪額爾德尼傳》，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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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汗的告知信後28，發怒的卻圖汗命部下將其子誘殺。29 

格魯派雖暫時安然脫險，但他們向衛拉特四部的求援，卻

給予衛拉特王公爭奪青海牧地的理由，1636 年秋冬之際，和

碩特部顧實汗等即發兵前往青海。30 

二、 衛拉特蒙古的「武裝護法」 

自達延汗與阿勒坦汗接連出兵，迫使衛拉特蒙古西遷後，

衛拉特四部遷徙至今日北疆一帶的草原上，猶不斷與喀爾喀

蒙古和哈薩克各部在東西兩方發生戰鬥，遊牧草地日感匱

乏。四部在制度上主要倚靠傳統的「丘爾幹制」，以盟長居

間協調部際關係，31到十七世紀初葉，一直是由和碩特的領

                                                       
（承上頁） 
28

 東嘎‧洛桑赤列，《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頁 55 中，據松巴堪欽‧益希班

覺的《青海史》中的推測，言阿爾斯蘭之所以入藏未攻擊格魯派，是因為聽

從當時化裝為商人的顧實汗的勸說，其後的幾本西藏史著作，如王輔仁，《西

藏佛教史略》、王輔仁、陳慶英，《蒙藏民族關係史略》皆依東嘎‧洛桑赤列

之說。《安多政教史》則言阿爾斯蘭入藏見到五世達賴，怒氣立刻冰消，並

禮拜請求加持，幾近於神話。學者郭雲川據五世達賴著的《西藏王臣記》，

發現時人並未言顧實汗曾早到拉薩之事，以當時情況之緊迫，戰事一觸即

發，卻圖汗等又「封鎖漢藏交通」來說，顧實汗當時已化裝前往拉薩是不能

想像的。故郭雲川指出阿爾斯蘭未攻擊格魯派當是收受了重賄。見氏著，〈固

始汗獲"持教法王"稱號年代考述〉，《青海社會科學》1987︰5，頁 104-105，

本文即採郭說。 
29

 東嘎‧洛桑赤列，《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頁 55。 
30

 參見馬大正等︰〈顧實汗生平略述〉，《民族研究》,1983︰2；羅麗達，〈明

末清初的蒙藏關係和顧實汗入藏事件〉，《清史研究集》（五）。 
31

 見隋皓昀的討論，《青海和碩特發展史（1637-1724）》，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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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出任盟長，時至 1620 年代，和碩特首領拜巴噶斯死，其子

圖魯拜琥協助掌理和碩特部務，稱「顧實汗」。但同時，四衛

拉特中的準噶爾部日漸強大，「恃其強，侮諸衛拉特」32長期

的內憂外患，導致衛拉特地區發生大規模的饑荒，終於造成

衛拉特四部的分裂，1628 年（崇禎 1，天聰 2）土爾扈特部

脫離四部而出，遠徙伏爾加河中、下游，33又因為準噶爾部

與其他蒙古部落的戰爭，打亂了衛拉特各部的牧地和界線，34

使得大草原上形成弱肉強食的局面。 

顧實汗生於 1582 年（萬曆 10），在蒙古史料《勝教寶燈》

中，是位少年時代即有以寡克眾之戰功的領袖，後調解衛拉

特與喀爾喀的糾紛，受到格魯派喇嘛東科爾呼圖克圖與喀爾

喀諾顏的欣賞，贈以大國師號。蒙文「國師」兩字與「顧實」

發音相似，這就是「顧實汗」名號的由來。35在衛拉特四部

內鬨以後，顧汗愈益感到準噶爾部難治，加上本部亦面臨缺

乏牧場的難局，早就仰慕青海的草原。故格魯派前來求援，

正給他離開四部核心地區，另謀發展的一次機會。在西藏求

                                                       
32

 張穆，《蒙古遊牧記》卷十四。 
33

 馬汝珩、馬大正，《漂落異域的民族─17 至 18 世紀的土爾扈特蒙古》對相

關的史料與史事有詳細的介紹，可以參看。 
34

 見那木斯來，〈十七世紀前半葉衛拉特歷史活動〉，《內蒙古社會科學》1990︰

3，頁 101。 
35

 見《勝教寶燈》。引自札奇斯欽，《蒙古與西藏歷史關係之研究》，頁

585-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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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使者到訪後，顧實汗便答應前往青海。36 

當時格魯派尋求外援，必定思考過整個蒙古的新情勢，才

發出求救信函︰在 1630 年代末，最早皈依格魯派的漠南蒙古

經歷林丹汗與滿洲間的戰爭，此時正統治在滿清朝廷下，一

方面適逢政經重建，無力興兵；二方面滿洲對佛教的態度尚

未明朗，發信求援至漠南蒙古是否能達到目的，隱含有諸多

變數；原先居青海的土默特部拉尊窮哇與洪台吉本為格魯派

的護法，但卻被卻圖汗擊敗，兩者後來亦發生內鬨，1630 年

代已相當衰弱，自然無力與卻圖汗相抗；喀爾喀蒙古方

面，一年內才在土謝圖汗家族轉世的活佛「哲布尊丹巴一世」

皈依覺囊派，而非格魯派，且若喀爾喀蒙古要派援軍前來青

海，勢必要借道南方新興強大的滿清政權控制下的漠南蒙

古，清廷的意願如何？又增添不可知的因素。另外，卻圖汗

原本屬於喀爾喀蒙古，同室是否願意在異地操戈，頗值得懷

疑；只有衛拉特蒙古，早在 1620 年代即與喀爾喀蒙古相抗多

時，又單純對格魯派一個教派表示輸誠，在格魯派寺院中即

有諸多衛拉特貴族子弟前來當「朵內」，求援信發至衛拉特蒙

古，獲援的機會應當較大。根據松巴堪布的說法，求援的信

使事先曾去甘丹寺東北方的那摩卻迴請求神示，得到神諭 

                                                       
36

 見智觀巴‧貢卻乎丹巴饒吉，《安多政教史》，頁 40；松巴堪布‧益西班覺

著，楊和縉注，向紅笳、陳慶英譯，〈松巴堪布《青海史》譯注〉，《國外藏

學研究譯文集》Ⅰ，1986，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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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北方的首領，繫著一條帶有蛇形圖案的腰帶，他將

能夠戰勝敵人。」37雖然今日我們僅知成吉思汗的後代自稱

「蒼狼的子孫」，未知蒙古何部與蛇圖騰信仰有所淵源，但是

後來格魯派的施主們只派遣噶茹譯師到「準噶爾地區」去，

當即是考慮到上述的原因。 

1636 年（崇禎 9，崇德元），衛拉特各部台吉在顧實汗領軍

下自伊犁、塔城發軍一萬，乘冬季河川、沼澤冰凍時期，穿

越自然天險的柴達木盆地沼澤區，到達青海上部布倫格爾休

整。次年正月，顧實汗的軍隊以寡擊眾，與卻圖汗三萬軍隊

在青海湖西岸交鋒，經過一番惡戰，一舉消滅了卻圖汗的軍

隊。史載「鮮血把兩座山頭染紅」。38顧實汗之子達延台吉等

率軍追擊卻圖汗的軍隊，並佔領所追擊過的土地。1638 年

（崇禎 11，崇德 3），顧實汗將其在衛拉特的部眾全部自烏魯

木齊移到青海放牧，並將「巴圖爾渾台吉」的職位及幼女賜

給隨軍而來的準噶爾首領，令其返回準部。39隨即前往衛地（前

藏）拜訪五世達賴，在拉薩大昭寺覺阿釋迦佛像前，五世達

賴奉上「丹增卻杰」（bstan-vdzinchos-rgyal，持教法王）的

                                                       
37

 松巴堪布‧益西班覺著，楊和縉注，向紅笳、陳慶英譯，〈松巴堪布《青海

史》譯注〉，頁 226。 
38

 智觀巴‧貢卻乎丹巴饒吉，《安多政教史》，頁 40；松巴堪布‧益西班覺著，

楊和縉注，向紅笳、陳慶英譯，〈松巴堪布《青海史》譯注〉，頁 228。 
39

 松巴堪布‧益西班覺著，楊和縉注，向紅笳、陳慶英譯，〈松巴堪布《青海

史》譯注〉，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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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號給顧實汗，40給與印綬，以此與和碩特部建立政教關係，

雙方這時以墨爾根噶居喜饒嘉措作為居間的信使，繼續進行

著未完成的大業。 

三、 格魯派內部的矛盾 

1639 年（崇禎 12，崇德 4）初，白利土司帶口信給藏巴汗，

表示願意雙方聯合起來，共同毀滅格魯派的拉薩三大寺。41

這時顧實汗已率軍攻擊康區，漸次佔領了德格、甘孜、瑪爾

康地區，並在一年內瓦解白利土司的政權，釋放全部被俘的

僧侶，解除在康區的宗教危機。42在戰局方殷之際，有兩件

史事值得注意︰其一，1640 年 9 月，喀爾喀與衛拉特蒙古王

公在塔城集會，並簽署一項《法典》，算是兩部對多年對立

爭戰的和解，對於顧實汗解除後方的威脅有很大的作用；其

二，大約於 1639 年底至 1640 年（崇禎 13，崇德 5）初，格

魯派遣以戴青綽爾濟（車臣曲杰）為首的使節團，長途跋涉，

經相當長的時間始到達新興的滿清政權所在地︰盛京，回應

滿清領袖皇太極於 1637 年（崇德 2）及 1639 年（崇德 4）兩

                                                       
40

 《安多政教史》中記載的是「噶丹頗章政府」賜尊號給顧實汗（頁40）；但

噶丹頗章是1642年顧實汗入藏後格魯派政權的名稱，此時似還未有。《青海

史》中贈號的人則為五世達賴（頁229）；五世達賴的自傳《雲裳》中亦言令

顧實汗坐高墊上，賜「持教法王」名號。（頁170）。當年五世達賴年22歲。 
41

 松巴堪布‧益西班覺著，楊和縉注，向紅笳、陳慶英譯，〈松巴堪布《青海

史》譯注〉，頁 226。 
42

 松巴堪布‧益西班覺著，楊和縉注，向紅笳、陳慶英譯，〈松巴堪布《青海

史》譯注〉，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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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來書向藏巴汗及西藏宗教界示好的舉措。43這時前藏與後

藏的衝突正一觸即發，或許為了不使藏巴汗生疑，造成遣使

之事變卦，抑或因為皇太極上回來書是以「圖白忒汗」（即藏

巴汗）為對象，原本即應由藏巴汗覆信，在四世班禪洛桑卻

吉堅贊的提議下，使節團除了攜帶達賴喇嘛的信件，同時亦

帶著以藏巴汗為首，兼及各教派領袖致皇太極的書信，爭取

滿清做各教派的施主，此舉令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多感到困

惑，而各有不同的解釋。 

單從西藏方面來說，這個行動顯示著當時格魯派猶尊敬藏

巴汗為西藏的領導人。44但是，當這支使節團到達盛京時，

已是1642年10月了，行程竟然需要超過一年半的時間！比較

其他西藏人士至清朝的時間，似乎慢得有些離譜。45這暗示

著使節在路途中有聯繫蒙古諸部的活動，所以耽擱了時辰；

或著使節團刻意有等待藏內戰事有所結果後，才前赴滿清首

都的打算。由於戴青綽爾濟是一位衛拉特的喇嘛，使得我們

推論，他與顧實汗的交往可能較與格魯派來得更親近些，自

然會較站在顧實汗的立場，來處理訪清這一件外交大事。格

                                                       
43

 《清太宗實錄》卷六十四，崇德八年五月初五丁酉條。西藏遣使時間上的考

證，見陳慶英，〈明末清初格魯派蒙古高僧咱雅班第達之事蹟新探〉，頁 206。

據學者指出，戴青綽爾濟是一名衛拉特蒙古的僧侶。 
44

 見陳慶英，〈明末清初格魯派蒙古高僧咱雅班第達之事蹟新探〉，頁 206。 
45

 如五世達賴在順治九年隨同三千蒙藏人士前往北京，沿途還在青海、蒙古諸

部傳教開法，亦只花九個月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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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派上層對於處理藏巴汗這件事，是否與顧實汗的意見完全

相同呢？筆者認為，這件敵我兩方界線突然模糊化的史事，

固然可以如陳慶英以戰略的角度，解釋為化解藏巴汗與白利

土司聯盟合兵，以避免多線交戰的手段，46但也不得不考慮

到格魯派上層心中的疑慮。 

顧實汗雖成功地解決了卻圖汗與白利土司，但在對付藏巴

汗這一方面過程卻較為迂迴，原因之一是先前與藏巴汗才共

同遣使致書給滿清皇帝，隨後即大動干戈，似不合情理。但

是更重要的因素當是顧實汗的武力之強令格魯派當局亦感到

震驚，他們瞭解「請神容易送神難」的道理，現在雖與衛拉

特蒙古關係良好，但蒙古人的同情無常，不知何時也會轉友

為敵，不如現今敵我兩方在藏內與藏外保持均勢，以便從長

計議。這個想法當以格魯派上層喇嘛為代表，如在 1640 年五

世達賴即告知司庫索南群培，要他稍信給顧實汗，希望他在

擊敗白利土司後返回青海。47這個命令的背後，當經過當時

幾位重要的格魯派僧侶審慎地考慮，他們的意圖在保留一方

於藏內的地方勢力，不致令西藏完全被蒙古人所佔領。 

但是信奉格魯派的一般喇嘛與貴族們在後藏勢力的壓迫下

生活太久了，無不希望早日在蒙古軍隊的幫助下擊敗藏巴

                                                       
46

 陳慶英，〈明末清初格魯派蒙古高僧咱雅班第達之事蹟新探〉，頁 206。 
47

 見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陳慶英等譯，《西藏通史──松石寶串》，西藏社會

科學院等聯合出版，1996,1，頁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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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不可失了時機。索南群培在得令後並非遵照達賴的指示

從事，反爾帶密信給顧實汗，請求帶兵至後藏消滅藏巴汗。

這個請求正中顧實汗的下懷，於是佯裝領兵自芒康回到青

海，傳播蒙軍不至西藏的消息讓藏巴汗知悉，然後乘敵不備

時突然引兵到達衛地，讓五世達賴吃了一驚，在其自傳《雲

裳》中有如下的記載︰ 

司庫（索南群培）言道︰「無論對藏巴第悉王臣言及何事，彼

等皆不屑一顧，疑慮重重……竊以為︰依靠（蒙古和碩特）王

的大恩大德，這次能從藏巴第悉治下解脫出來，就解脫了，否

則再無解脫之日。故而，把格年頓珠派往固始汗（顧實汗）處

時，便要命他向固始汗講明必須用兵。」我道︰「如你所言，

一者，太過分（不遵照我的原意）；二者，令蒙古軍從當雄徹回，

如今還來得及……我可親往當雄，以宗教誓約迫其徹兵，如此

而行，既有利於聲譽，又有利於事業。」司庫道︰「請算卦定

奪。」我便用骰子在吉祥退敵佛母面前占了一課，卦象顯示︰

「近期事成，久後凶。」……司庫道︰「只要『事成』即可，『久

後』大家都會死去。」48 

經過這麼一番過程，五世達賴欲令顧實汗撤軍之事便作罷

論。 

【陸】 蒙藏聯軍進攻後藏與噶丹頗章政權
的建立 

                                                       
48

 見《雲裳》第一部，頁 201，引文見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陳慶英等譯，《西

藏通史──松石寶串》，頁 6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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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危轉安的戰事發展 

雖然格魯派內部在蒙軍入藏之初有如上所述的爭執，但認

同卦象的解釋後，爭執的雙方又開始合作，全力向外對付藏

巴汗。索南群培在前後藏動員兵力物資，準備迎接這場可能

使格魯派擺脫後藏控制的最後的決戰。但是由於遠道而來的

蒙軍昧於後藏地形，又生疏於人事，最初軍事行動並不順遂，

在《雲裳》中記載著︰ 

南杰札倉的僧人洛桑頓珠等二人喬裝打扮前往達爾東知賓處

（於日喀則）探察情況，回來後所呈達爾東知賓稟帖中言︰「藏

巴第悉屬下官員、衛兵群集一處，將邦杰與魯定等地盡行佔據，

且碉堡廣大。蒙軍抵達之日，便發起衝擊，但傷亡慘重，未能

接近對方，只有待其內部反戈，藏巴第悉死去，或是其彈盡糧

絕，否則刻下難奏勝功。」49 

司庫索南群培見戰事曠日持久，勝利又遙遙無期，乃慌張

的求見達賴，請求他前往後藏去調停斡旋。但是五世達賴見

事態發展至此，絕無轉寰的餘地，只有做過河卒子，勇敢向

前，乃回答道︰ 

「彼王臣等人老謀深算，即使暫時強裝笑臉接待我，但蒙軍撤離

後，我等如何做長遠之計？自從信使送來大王（指顧實汗）進

                                                       
49 見《雲裳》第一部，頁 203，引文見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陳慶英等譯，《西

藏通史──松石寶串》，頁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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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後藏消息之日始，我便已下定決心，決無首鼠兩端之意，從

佛法與世俗兩方面竭盡全力與之鬥爭，若得勝，大喜；若不能

得勝，亦決不偷生於藏巴第悉治下。」50 

乃施行藏傳密宗的詛咒、厭勝、焚魔等宗教制敵法事，以

顯示達賴必戰的決心。索南群培等則領軍先對藏巴汗在前藏

各宗的谿卡（莊園）發動攻擊，進攻的隊伍中還有哲蚌、色

拉等寺的僧兵。51五世達賴在自傳中對當時攻戰的狀況有簡

要的說明︰ 

擬於（1641 年）五月二十五日攻入勛東嘎宗，眾人本以為宗堡

十分堅固，數日之內未必能攻克，色拉寺僧人亦毫不猶豫地作

為輪番攻擊的力量……由於大王（顧實汗）的威名震於當時，

諸護法神的法力相助等原因，對方只從巳時抵抗至酉時便告敗

北，宗堡與宗前村莊全部失守，我方勝利即從此開始。……因

東嘎宗失守，德慶宗本便邀請班禪大師及司庫二人前往該宗，

立刻投降。52 

於是格魯派所在的山南及前藏地區即如此底定。同年九

月，索南群培等又領軍至後藏地區助戰，直搗藏巴汗的根據

地日喀則，當時顧實汗與藏巴汗之子噶瑪丹迥旺波正在後藏

                                                       
50

 見《雲裳》第一部，頁 204，引文見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陳慶英等譯，《西

藏通史──松石寶串》，頁 602。 
51

 見《雲裳》第一部，頁 204，引文見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陳慶英等譯，《西

藏通史──松石寶串》，頁 602。 
52

 見《雲裳》第一部，頁 204，引文見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陳慶英等譯，《西

藏通史──松石寶串》，頁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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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戰，並隨即將之擊潰。53由於雙方攻守激烈，藏巴汗還曾

發出蓋印的書信，請求他的同鄉四世班禪等人前來協調講

和，但終因彼此疑心過重，使得和議並未成功。此後和碩特

蒙古軍對藏巴汗的進攻愈發猛烈。終於在 1642 年（崇禎 15，

崇德 7）藏曆二月 25 日，在日喀則札什倫布寺山後的噶舉派

新寺被蒙軍攻陷，隨後和碩特蒙古軍又逐步占領在日喀則屬

於藏巴汗的諸多碉堡。54得到蒙軍攻陷後藏的消息後，格魯

派的上層喇嘛有著掩藏不住的喜悅，五世達賴如此言道︰ 

（1642 年）三月，接到藏地木門者皆被持教法王（指顧實汗）

收於治下的消息，便向本尊及護法神敬獻了寫有贊頌詩文的哈

達，以表深切的酬謝。色拉寺、哲蚌寺、大昭寺等處也都煨桑，

張幡掛旗，大加慶賀。55 

計顧實汗統領蒙古衛拉特聯軍在向青海進軍後，計花去五

年半的時間為格魯派清除三個主要的政敵，其軍事行程與外

交活動如下所示︰ 

1636 秋‧衛拉特蒙古聯軍向青海出發 

1637，1 月‧顧實汗在青海上部以少勝多，擒殺卻圖汗，

                                                       
53

 松巴堪布‧益西班覺著，楊和縉注，向紅笳、陳慶英譯，〈松巴堪布《青海

史》譯注〉，頁 230。 
54

 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陳慶英等譯，《西藏通史──松石寶串》，頁 603。 
55

 見《雲裳》第一部，頁 204，引文見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陳慶英等譯，《西

藏通史──松石寶串》，頁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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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洲皇帝皇太極首次來書西藏邀請達賴喇嘛赴滿洲傳教（崇

德 2 年）。 

1639年初‧白利土司要求與藏巴汗結盟共抗格魯派，顧實

汗進軍康區進攻白利土司；10月‧滿清皇帝皇太極致書藏巴

汗及佛教至尊大喇嘛，要求遣喇嘛至滿洲傳教（崇德4年）；

年底‧格魯派遣戴青綽爾濟出使滿清，猶帶藏巴汗的書信給

皇太極（或出發自1640年初）。 

1640，11 月‧顧實汗生擒白利土司頓月多吉，釋放被囚

僧侶，喀爾喀與衛拉特蒙古王公集會塔爾巴哈台，制定《喀

爾喀‧衛拉特法典》，獨宗格魯派。 

1641‧顧實汗揮軍烏斯、藏，與格魯派軍隊合擊藏巴汗；

5月‧顧實汗及格魯派軍攻克前藏（烏斯）；9月‧格魯派軍

進攻後藏（藏）。 

1642，2 月‧顧實汗攻陷藏巴汗根據地日喀則，底定全

藏；1642，10 月‧格魯派喇嘛戴青綽爾濟抵達滿洲盛京（崇

德 7 年）56。 

二、 蒙藏雙方建立「供施」式的政教關係 

顧實汗在後藏戰勝藏巴汗後，即遣使邀請五世達賴至後

                                                       
56

 各個藏文資料對幾場戰役描述的時間並不一致，如松巴堪布在《青海史》中，

言顧實汗占領後藏十三宗是在水馬年（1642）年一月 8 日，未知何據？本文

則以五世達賴自傳《雲裳》中的記時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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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達賴於 1642 年藏曆三月中自哲蚌寺啟程，行北路經堆

壟、德慶山溝抵達托布加，受到顧實汗與索南群培等蒙藏官

員的迎接，值得注意的是，達賴記載這次與顧實汗會面時受

贈了不尋常的禮物︰ 

與王（顧實汗）相見之初，王將八思巴大師用過的瑪瑙法鈴

和上等翡翠製的茶杯等寶物贈送給我，該寶物被蒙古人稱為

「百介」，價值與藏地 13 萬戶相仿，曾經過乃東首領（帕木

竹巴）之手，後又落入仁蚌巴之手。57 

顯然五世達賴未明言，這些八思巴用過的寶物是自藏巴汗

的寶庫中取出的，被顧實汗借拿當作與五世達賴的見面禮。

文中所言寶物價值「與藏地十三萬戶相仿」，當不是指這些

器具有連城的價值，而指的是1264年（至元元年）元世祖忽

必烈頒給國師八思巴一份「珍珠詔書」，命領總制院事，管

理藏地政教事務，58「於是帝師（後八思巴晉封為帝師）之

命，與詔敕並行於西土。」59法鈴和茶杯等物或即是那時忽必

烈賜贈給八思巴的禮品。這些寶物除了形式上的外形與實用

性外，背後還代表著戰無不勝的蒙古騎兵遵照大汗的命令，

鞏固八思巴的政教命令在藏地十三萬戶被徹底執行的威嚴

                                                       
57

 見《雲裳》第一部，頁 204，引文見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陳慶英等譯，《西

藏通史──松石寶串》，頁 603。在《安多政教史》中，稱呼寶物為「曼朵

法鈴」與「子母綠寶石碗」等珍物。頁 41。 
58

 《薩迦世系史》，頁 160-161，珍珠詔書是元代詔書的一種形式，忽必烈用

此種形式表示對八思巴的尊崇。 
59

 《元史》卷 202，〈釋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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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表徵在西藏行使權力合乎傳統的基礎。以故在過去帕木

竹巴、仁蚌巴、辛夏巴等掌權的家族都要牢牢將這些寶物收

藏在自己的寶庫內，以示自己的權力合乎傳統。這次顧實汗

將這些寶物轉贈五世達賴，當是師法自六十餘年前阿勒坦汗

以來所循溯的傳統︰仿效元代開朝者忽必烈大汗與西藏教派

建立「供施關係」，這個傳統往前追溯，如下所示︰ 

年代      施主︰福田 

1264 蒙古大汗忽必烈︰薩迦派八思巴 

1578 土默特部阿勒坦汗︰格魯派索南嘉措 

1642 和碩特部顧實汗︰格魯派阿旺羅桑嘉措 

顧實汗要遵循忽必烈汗的傳統，其作法即是將格魯派奉為

全藏最高的教派，統領教權，而他這位外來的和碩特蒙古領

袖若要成為青藏的統治者，勢必也要巧妙地假借忽必烈和八

思巴政教相和的前例，借用藏人對忽必烈汗的尊敬與景仰，

來為自己的軍事行動和統治的合法性背書。但是，由於藏人

認為忽必烈是將西藏三區當作灌頂的恩賞獻給了八思巴，60

使得政教兩權之間在儀式中只有模糊的界線，據五世達賴自

傳的記載，1642年顧實汗在桑主孜（日喀則）的大廳中，按

忽必烈大汗向八思巴大師奉獻三次大小布施的前例，舉行了

一場將西藏十三萬戶獻給達賴喇嘛的儀式，達賴記曰︰ 

                                                       
60

 班欽索南查巴著，黃顥譯，《新紅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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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桑主）孜地，大經堂內有無數蒙藏人員列坐聚會，（顧

實汗）宣示將現存於江孜的薛禪皇帝（忽必烈）向八思巴大師

奉獻三次大供養中最後一次所獻阿闍世王的聖緣、著名的日親

佛的舍利、眾所周知的由八思巴大師親自將智慧尊引入其中的

神變玉鏡「瑪尼恰」、仁蚌首領阿旺吉丹旺秋親口指點織繡有

法種王的奇妙窗幕為主的內所依、上師像，尼泊爾及印度之

青銅佛像、內地青銅佛像等諸多所依供養，和以日喀桑珠孜

為主的藏地十三萬戶全部奉獻。61 

若以非西藏背景的角度解讀這段史料，可能會認為︰奉獻

出「十三萬戶」這樣的行政區域，就等於是將政教兩權都讓

五世達賴管理了，歷史彷彿又重演著十三世紀蒙古忽必烈汗

將西藏賜予帝師八思巴一般的往事。但是就如同「在元朝帝

師的權力到底有多大」的問題引起學界爭議62一樣，此時的

情況並沒有如此單純。我們可以稍作以下的簡析︰ 

在同一年，以1518年（正德13）左右帕木竹巴首領贈與格

魯派的一棟官邸為名，格魯派在顧實汗的支持下建立「噶丹

頗章」政權。為增加五世達賴在西藏甫獲得的權威，顧實汗

曾致書給在東北的新興滿清王朝，請滿清朝廷出面邀請阿旺

羅桑嘉措前往盛京傳教。63在這一方面，顧實汗確實出力增

                                                       
61

 見《雲裳》木刻版第一部，頁 108，引文見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陳慶英等

譯，《西藏通史──松石寶串》，頁 603-604。《安多政教史》中亦有相類的

記載，頁 41。 
62

 詳見前文註 12。 
63

 《清世祖實錄》卷二，崇德八年九月戊申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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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五世達賴的內政及外交聲望，但另一方面，據學者指出︰

顧實汗將康區的賦稅收入皆用來供給他在青海的部眾，自己

雖坐鎮西藏，多數的兒子卻在青海駐牧，這個做法，是考量

以青海為根據地，來保障其在蒙古諸部中獨佔西藏的政治權

力的戰略架構；因而對於達賴喇嘛身旁的官員︰第巴（sde-

pa，有時亦稱第悉sde-srid）的人事任命權，顧實汗亦一直抓

在自己手裡；64值得注意的是，在1642年顧實汗進入後藏日

喀則後，即尊崇四世班禪洛桑卻吉堅贊為師，1645年（順治

2），顧實汗乃至為當時名聲已高的洛桑卻吉堅贊又加封了一

個「班禪博克多」的尊號65自此之後，「班禪」兩字在西藏佛

教界就成為一個有專屬指稱的名號，且在洛桑卻吉堅贊圓寂

後，成為格魯派上層另一個重要的活佛系統，自此達賴不再

是格魯派獨一的轉世活佛。如此來看，不得不說顧實汗是有

意將西藏教權劃分為二，而削弱達賴獨尊的權威。66 

雖然如此，但顧實汗畢竟在「使格魯派由危轉安」一事上居

功厥偉，自1642年後，格魯派終於擺脫百餘年來在後藏政權

的欺壓下的惡夢，可以全盤掌握教權，發展教派。五世達賴

                                                       
64

 見（義）杜齊，《西藏中世紀史》，頁 121。 
65

 這個尊號當中「班」為梵文 pandita 的簡稱，意為「學者」；「禪」為藏文 chen，

意為「大」，「博克多」為蒙語中對智勇雙全者的敬稱，故顧實汗對洛桑卻吉

堅贊的尊號整個來說意思就是「智勇雙全的大學者」。 
66

 王輔仁、陳慶英，《蒙藏民族關係史略》，頁 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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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想起此事時，猶對顧實汗的協助感到由衷的感恩之意

67，但是他也想到作為一位新任西藏領袖所要擔負的責任︰

「藏地若有一領袖人物，則時序祥和，對於薩（迦）、噶

（舉）、寧（瑪）等教派而言亦十分有益，不到令其失傳而消

亡。」68事實上，我們從噶丹頗章政權早期制定的會見禮節

中，即可察覺到格魯派與後藏領主作風的不同，69五世達賴

並不想獨享一切的榮崇，薩迦派和噶舉派的領袖在噶丹頗章

政府舉行的正式場合中所受到的招待和坐墊安排，甚至猶較

甘丹與札什倫布兩寺的寺主為高。70這或許與前面所提，五

                                                       
67

 見《雲裳》木刻版第一部，頁 108，引文見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陳慶英等

譯，《西藏通史──松石寶串》，頁 604。五世達賴記道︰「若是以前諸世，

我曾有利於他（顧實汗），如今他以此舉來報恩，則我的負擔便減輕了；否

則，以王對我如此衷心信仰而論，則今生為其消彌魔障，死後引渡其超生之

把握，我是私毫也無有的，如此一來，我便會背上劫數終了時亦無法報答他

恩情的重負，此種情況怎能成為修習聖法之條件？」 
68

 見《雲裳》木刻版第一部，頁 108，引文見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陳慶英等

譯，《西藏通史──松石寶串》，頁 604。 
69

 據（義）杜齊的研究，十六世紀中葉的後藏領主，除了至前藏騷擾格魯派外。

在後藏亦「被連續的戰爭弄得無一片淨土。」連薩迦寺的堪布袞噶仁欽亦放

棄寺主之位而逃離至前藏。《西藏中世紀史》，頁 100。 
70

 見五世達賴自傳《雲裳》，木刻版第二部，頁 140，引自恰白‧次旦平措等

著，陳慶英等譯，《西藏通史──松石寶串》，頁 619-621。 

座墊高低 適用對象 附註 

五分高座墊 達賴喇嘛  

四分高座墊 上下禪林（薩迦寺、孜東寺）寺主
若孜東寺主未登主法王座，其座墊較低薩

迦寺主 

三分半高座墊 
達隆寺主，噶瑪噶舉派紅帽、黑帽

系法王 
 

三分高座墊 

甘丹寺主、札什倫布寺主、主巴噶

舉派法王、崗布、楚布寺仲巴等活

佛 

已坐床的崗布寺活佛後裔、康地類烏齊寺

法王、止貢噶舉派活佛的後裔尚存時，其

座墊與達隆寺主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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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達賴出身自瓊結家族的背景，使得他的佛學愛好與根底超

越格魯一派有關。如西藏史家松巴堪布記五世達賴「通達新

舊密法，尤其對寧瑪派教法的修持，已達究竟。六十多歲復

受上部律傳的沙彌、比丘戒。」71學者杜齊亦指出︰從五世

達賴阿旺羅桑嘉措「卷帙浩繁的著作來看，他的文化素養和

文章受到他早年接受的寧瑪派的宗教教育影響極深，這些文

章都表現著者對於寧瑪派和噶瑪派的學說有精深的知識，在

黃教的文獻中，至今還是獨一無二的例子。」72寧瑪派是專

弘藏密的教派，專精於觀法和咒術，與宗喀巴改革的宗風很

不相同。由此可見五世達賴的佛學底子相當龐雜，這個因素

使得他並不排斥非格魯派的教說，在戰爭結束之後，甚至還

需要對傳統的教派有所攏絡。 

雖如此，還是有些例外︰噶瑪噶舉派在戰敗後，黑帽系十

世活佛卻英多吉害怕遭逼迫改宗，由拉薩逃往洛札地方，引

起後藏及山南地方諸多反對甘丹頗章政權的事件，對此顧實

汗之子丹增達賴汗率領蒙藏聯軍前來工布鎮壓，不但拆毀各

                                                       
71

 松巴堪布‧益希班覺，《如意寶樹史》，甘肅民族出版社，1994，頁 467-468，

其中松巴堪布猶介紹了五世達賴的著作︰五世達賴的著作甚廣，外部類有詩

歌、曆算、寺規、史書、祈願、贊頌、人物傳記。中觀、般若、俱舍、戒律、

道次第類、紅閻羅、機布五尊的修壇、不動佛修法、藥師佛、十地、裝藏等；

內部類有聞法錄、羯磨儀軌、埃傳金剛橛修法、厭勝咒力等寧瑪派的眾法及

護摩儀軌、本尊、護法的修持；秘密類有與三根本神真實相會及妙音女二十

四尊鑰匙等兩函。 
72

（義）杜齊，《西藏中世紀史》，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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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噶瑪噶舉派的寺院，也在噶瑪噶舉派僧侶的手上打上印

記，交給各地格魯派寺院管束，使得卻英多吉被迫自工布逃

至雲南納西族木土司處，離開了藏地。73自此之後，噶瑪噶

舉派正式結束了近三百年在西藏的統治，雖然日後仍有零星

對抗格魯派的舉措，74但皆已不成氣候。 

三、 建立布達拉宮的意涵 

1642年後，成立甘丹頗章政權後所進行的一件大事，就是

在拉薩開始建立布達拉宮。據史載，這幢巍峨堅固的宮殿是

於1643年（崇禎16，崇德8）由林麥夏仲‧貢覺群培所建議

修築的，1645年（順治2）興工，三年之後紅白兩宮中的白

宮即建成。據五世達賴自言，建宮的機緣是當年駐錫在色拉

寺大乘洲寺時，某日林麥夏仲自桑浦寺前來謁見，兩人交

談，林麥夏仲告訴五世達賴︰ 

我曾見一寧瑪派的預言……在紅山與布加日山上將會有一綿亙

之宏廣宮殿，若真能修建此等宮殿，則與色拉、哲蚌兩寺遙相

呼應，目前與長遠時期都將能得到穩定，而且，紅山又是觀世

                                                       
73

 見五世達賴自傳《雲裳》第一部，頁 230-231，引自恰白‧次旦平措等著，

陳慶英等譯，《西藏通史──松石寶串》，頁 605-606；東嘎‧洛桑赤列，《論

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頁 57。 
74

 如乾隆末年廓爾喀軍入侵日喀則等地，即噶瑪噶舉派紅帽系十世活佛曲珠嘉

措前去挑撥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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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聖山，在此山上成立一僧團，則福田與施主二位之罪孽

亦可得以贖懺。75 

如此兩年後，就在拉薩的紅山上，興造這座弘偉的格魯派

宮殿。這座宮殿立基於拉薩市中紅山的南坡，依山勢蜿蜒直

到山頂，由一組一組大小經堂、佛堂，行政官署、住房、寺

院等華麗的建築群構成，白宮先由五世達賴修建，日後在康

熙年間西藏第巴桑結嘉措的主持下繼續修築宮殿當中的紅

宮，主建築群東西達 360 多公尺，南北長 140 公尺，是為一龐

大的花崗岩宮殿/寺院建築群組。76 

如上所述，格魯派在 1518 年曾獲得帕木竹巴家族的一座

官邸︰「噶丹頗章宮」，至此這棟建築已經過一百多年，狀

況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畢竟格魯派從未在西藏掌權，除

了大型寺院之外，沒有什麼象徵「權力」的高大建築物，筆

者推想，在與後藏家族鬥爭勝利後的一年，格魯派的官員就

提議修築宮殿，除了上段引言中「寧瑪派的預言」這個因素

以外，應與當時在勝利的心情下，格魯派上下希望有一棟代

表光榮與權力的建物，以震攝尚有些微不安的藏情有關。 

1645 年，五世達賴命第巴索南群培在紅山自東向西建築布

達拉宮，並依「觀音堂舊址」為中心，這棟「觀音堂」是何時

留下的建築？據學者們的考察，即當年吐蕃贊普松贊干布

                                                       
75

 見五世達賴自傳《雲裳》第一部，頁 118，引自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陳慶

英等譯，《西藏通史──松石寶串》，頁 606。所言的「罪孽」當依佛教的角

度，指蒙藏聯軍在攻滅格魯派政敵時造成的殺伐，所將帶來的業果。 
76

 見江道元，〈世界屋脊的明珠───布達拉宮〉，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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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ong-btsan-sgam-po）在 641 年（貞觀 15）新聘鄰國公主77

入藏後，所築的「紅宮九百，合頂上之王宮，共一千間」的

吐蕃王朝宮殿遺址中的一間。78現今研究布達拉宮的學者們

因這一點與吐蕃時代的淵源，紛紛指出「最早的布達拉宮」

即松贊干布時代所建的宮殿。79連清代出版的某些著作中，

亦直呼文成公主時所築城牆為「布達拉城」，80但是若翻閱西

藏在明代所著的史書，卻未見有稱呼吐蕃時期的宮殿為「布

達拉宮」的記載，81此點應如何解釋呢？ 

                                                       
77

 史料中對「哪位公主建言建築宮殿」一事記載不一，漢文史料《舊唐書》卷

196，《西藏圖考》等中記載是文成公主，西藏史書《西藏王統世系明鑒》中

乃記為是尼泊爾尺尊公主請造（詳註 79）。故行文用鄰國公主，以應史料記

載的模糊性。 
78

 傅崇蘭主編，《拉薩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頁 60。 
79

 見傅崇蘭主編，《拉薩史》，頁 59-60,157；周潤年在〈布達拉宮及其歷史作

用〉，《藏學研究》，1993,7,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頁 25 中，指出原在吐蕃稱

宮殿「森康噶波」（白宮），「人們將其比作為第二殊境──普陀山，即命名

為布達拉宮」，但未指明此處的「人們」所指為誰。 
80

 見光緒丙戌（12 年）鐫刻之《西藏圖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頁 244。 
81

 關於吐蕃時期建築宮殿最詳細的西藏史料當為成書於明代中葉（約 1508 年

（正德 3））的薩迦‧索南堅贊《西藏王統世系明鑒》，其間如此記載︰其時

尺尊公主心自思維︰藏王英明俊逸，具諸功德，然不外出，必招邊患，今當

預為防範。於是以無量酒食招致眾民，請命於王，建一廣大城堡，於乙未年

奠基，高達三十圍牆，既高且闊。每邊約一里餘，大門南向，紅宮九百，合

頂上之王宮，共一千間。一切宮檐，以寶為飾，走廊台閣，鈴鐸泠然，堂皇

美麗。自美好方面觀之，等於自在天之最勝宮，觀賞無厭，諸寶莊嚴，以各

種綾羅作網與半網，妙好悅目；自可怖方面觀之，等於羅剎城之郎迦布山，

一切宮頂有刀劍及紅旗十柄，各以紅綾縛之；自堅固方面觀之，若有邊警，

五人可守，又南方城壘，掘溝十尋，此上鋪板，再上鋪磚，一馬馳驅其上，

有如十馬奔騰。（華宇出版社譯為《西藏王統記》，1988 年），頁 231。並未

有此宮殿名稱的記載。同樣成書明代的達倉宗巴‧班覺曩布之《賢者喜樂贍

部洲明鑒》，（西藏人民出版社，頁 95-96），甚至成書清代乾隆 13 年（1748）

的松巴堪布‧益希班覺，《如意寶樹史》（頁 285）皆未稱布達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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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當年松贊干布在拉薩建築的宮殿名為「森康噶

波」，82意為「白宮」，五世達賴所修築的宮殿亦以白色為

底，模仿吐蕃時代宮殿的企圖相當明顯，在拉薩大昭寺、布

達拉宮及達賴夏宮羅布林卡等處，猶將吐蕃時期的宮殿繪為

壁畫，以示後人。83但自史料可知，在松贊干布時代並沒有

名其宮殿為布達拉宮。在十一世紀後，佛教逐漸重新流行於

西藏各地，於是民間普遍有此傳言，指吐蕃時代的幾位弘佛

的贊普為「菩薩化身」，84因松贊干布被視為引進佛教之第一

位贊普，觀音菩薩在西藏新創的神話中又被認定為藏人獮猴

祖先的師父，85 於是松贊干布即在西藏民間被視為是觀音菩

薩的化身。五世達賴建立格魯派的新宮殿會選擇在觀音的聖

地︰紅山，地點又在「觀音堂的舊址」，又為之命名為「布

達拉宮」，（「布達拉」梵文為 potala，漢文通常翻譯作「普

陀洛迦」，指的是觀音在世間教化之地。）很明顯地，格魯

派上層是想要在新舊勢力交接，政權尚未穩定之時，引用西

藏廣大民間對觀音菩薩的熱愛和敬重，為格魯派塑造掌握權

                                                       
82

 見周潤年，〈布達拉宮及其歷史作用〉，頁 25。 
83

 見江道元，〈世界屋脊的明珠───布達拉宮〉，頁 103。 
84

 見張福成，〈談藏傳佛教的「活佛轉世」〉，《法光雜誌》Vol︰66，1995，頁

2。然而就史學的角度，三位贊普所配的三位菩薩，是否如此搭配，仍有可

議之處。藏人史書中稱為菩薩的西藏領袖並不只這三位，在朗達瑪滅佛後上

部阿里十世紀的古格王朝有位名益希沃的贊普日後出家為喇嘛，被藏人敬稱

「神喇嘛」，也以「菩薩」稱頌之。自「神喇嘛」此名稱可以見出藏地政教

關係自苯教到藏傳佛教轉型的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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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力的象徵和威望。達賴喇嘛在入清以後普遍被視為是「觀音

菩薩的化身」，相信即是建立布達拉宮之後，政教宣傳的擴

大與延伸的結果。雖然目前並未有明確的史料可知這個「達

賴即觀音轉世」的說法是始於何世達賴，但是自清乾隆朝土

觀‧羅桑卻季尼瑪所著的《土觀宗派源流》中的說法，我們可

以獲得一些訊息︰ 

佛王‧湯吉勤巴，即五世達賴。從其應化史跡來看，他前身轉

世的聖身頗多，最著名的在天竺有佛子袞喬邦（寶民），在藏地

則為聖觀世音示現人主之相的法王松贊干布，噶當派的先祖仲

敦杰衛炯乃，主宰本續海部的薩欽‧袞噶寧布和宗大師的上首

弟子一切智者根敦珠巴等。86 

                                                       
（承上頁） 

85
 在成書於 1322 年的布頓《佛教史大寶藏論》中，明白指出藏人的來歷為獮

猴與羅剎女交配所生是「傳說故事」；（民族出版社，1986，頁 167）但在義

籍學者杜齊考證為 1508 年後寫成的薩迦‧索南堅贊《西藏王統世系明鑒》

中，卻將傳說中的獮猴增加了觀音菩薩授俱足戒的身份，不再言此為一種傳

說，且篇幅較布頓遠為加長。（華宇出版社譯為《西藏王統記》，1988 年），

頁 203-206；此外，成書於 1564 年的《賢者喜宴》中亦有相似的記載。於

布達拉宮和達賴夏宮羅布林卡，至今猶可見「猿猴變人」的壁畫。王明珂研

究史學界多認為與藏族有淵源的羌族，證實了西方和俄國的社會人類學家所

主張，「民族」為居住在某地域的人群之主觀認定，並非為文化傳播與生物

繁衍所生成，而是人群對內外的互動關係所造成的。因此新的祖源被強調，

常是因各種政治組成的方式來維護或爭取生存資源。王明珂，〈什麼是民族

─以羌族為例探討一個民族誌與民族史研究上的關鍵問題〉，《史語所集刊》

65︰4，1994,12，頁 1019-1025。我們思考這些藏族神話演變的過程，也可

以用這個角度，來證明佛教在藏族社會發展之深化。 
86

 土觀‧羅桑卻季尼瑪著，劉立千譯，《土觀宗派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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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敦珠巴，即後世加封為一世達賴的宗喀巴最年幼的弟

子。土觀在書中提及歷世達賴，如根敦珠巴、根敦嘉措、索

南嘉措、雲丹嘉措等，皆未有提及他們的前身為何；提及五

世達賴阿旺羅桑嘉措時，亦只言他是松贊干布的轉世，未直

接提及五世達賴即「松贊干布的原身」︰觀音菩薩的化身。

這段話似乎暗示著兩點︰ 

1‧作者及格魯派人士較重視「化身論」對五世達賴在政

治作用上的影響，所以只有提及「政」（松贊干布），而未強

調「教」（觀音菩薩）。 

2‧五世達賴既然是松贊干布的化身，松贊干布亦不是一

個實體，而是聖觀音菩薩的化身，如此推論，則五世達賴也

應是觀音菩薩的化身。 

若依照對土觀書中上述的推論，再加上自五世達賴開始格

魯派在實際政治上的影響力，以及他專精於寧瑪派密教所隱

函「即身成佛」的佛學背景，與五世達賴首次興建名為「布達

拉宮」的宮殿，這些因素綜合起來考慮，筆者認為，歷代達

賴喇嘛被稱為是觀音菩薩化身始於五世達賴的時代，是極有

可能的。87 但是，土觀為什麼只提及五世達賴是松贊干布的

化身，而不直接說他即是觀音菩薩的化身呢？筆者認為這種

文字敘述方法可能隱藏著五世達賴以來在格魯派內部潛藏的

一個秘密︰對政治權力的意圖。我們可以將西藏歷來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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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據地（首府）做一份簡表︰87 

政權 首府 位置 

吐蕃 羅娑（拉薩） 前藏（烏斯） 

薩迦派 薩迦 後藏（藏） 

帕木竹巴 乃東 前藏（烏斯） 

仁蚌巴 桑主孜（日喀則） 後藏（藏） 

辛夏巴 桑主孜 後藏（藏） 

噶丹頗章 拉薩 前藏（烏斯） 

自表中可以看出，自吐蕃滅亡以來，只有格魯派創建的噶

丹頗章政權是以拉薩為根據地，與吐蕃相同。這不是五世達

賴所決定的，在格魯派祖師宗喀巴及弟子在拉薩建立三大寺

後，就已經決定這個命運了。吐蕃是西藏歷史上唯一統合西

藏高原，並對外武功出色的時代，松贊干布是吐蕃第一位引

進佛教的贊普，但也同時是第一位讓悉補野氏統一西藏的領

袖，對於藏地在政治上的統合，有很強烈的象徵意義。由於

吐蕃覆亡後至五世達賴時已七百多年，西藏一直統治在地方

家族結合教派的控制之下，為了田產牧地相互爭奪，格魯派

                                                       
（承上頁） 

87
 在（印）英德‧馬利克著。尹建新譯的《西藏的歷代達賴喇嘛》中曾有下面

一段話︰「雖然達賴喇嘛的尊號是由蒙古首領所創，並由蒙古首領贈予索南

嘉措的，但最先宣佈自己是堅熱斯（觀音）化身的卻是五世達賴喇嘛本人。

五世達賴喇嘛還進而宣布，從一世達賴喇嘛根敦珠巴開始的前面四位化身全

都是堅熱斯這一神的轉世。這一點不僅為西藏全境各地的西藏人民所接受，

而且也得到了蒙古境內全體佛教徒的認可。」（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頁

19）。但作者並未明言所參考的史料為何，也未以相關史料作有系統的推論。

本文在此部分即以史料作了一段推論，雖然證據仍不夠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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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派以來一直深受其害。時至 1642 年，在和碩特部蒙古的

協助下，格魯派不但稱雄於西藏教界，亦名義上統有十三萬

戶，五世達賴是否除了意圖在宗教界發揮並容諸派的雅量88之

外，亦欲如松贊干布一樣，在政治統治西藏上有所作為呢？

史料中並沒有給與我們明白的答案。但我們可以在以後的研

究中，得到一個接近事實的答案。 

【柒】 餘論 
最後，在結束本文之前，對一些在正文當中未能較深入研

究的課題，我們將在此作進一步的探討。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問題是︰西藏內部「紅教」與「黃教」之爭，最後決定成敗

的關鍵因素是蒙古勢力的介入。黃教，也就是格魯派之所以

會嬴得蒙古部族「壓倒性的改宗」，除了以上已經討論過的︰

以施與「汗號」（阿勒坦汗等）的政治手腕，及提供宗教上的

理由使蒙古部族獲得經濟利益（顧實汗）之外，還有怎樣的

                                                       
88

 參閱註 69，70，及五世達賴喇嘛自傳《雲裳》中的一段話，五世達賴曾言︰

當初我曾經考慮讓薩迦、噶舉和寧瑪派無立身之地，並讓他們逐步改宗，對

此本派的許多貴賤僧人也曾讚同並鼓勵，這對本派如果有利，或許還有一定

的道理，但是這最終會對人有害，於己無利。同「造何種業，得何種果」的

道理一樣，阻力大而必要性小，故不必使各教派改宗易規，不可效尤強者，

難容弱者，斷其財路僧源的壞榜樣。所以，我把修復鎮肢寺，鎮節寺（他派

寺院）等為藏區百姓的平安幸福應做一般和具體的經懺法事，以及色拉、哲

蚌寺興建金頂和佛像，新建經堂，熱振寺繪制壁畫等各種事項，都按照所說

的那樣記在備忘的紙卷上。見陳慶英，馬林譯，〈五世達賴喇嘛進京記〉，《中

國藏學》，1992︰2，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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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性」因素，吸引著蒙古各部的子民？ 

首先，我們不能忽略格魯派重視學院教育，所帶來在傳教時

的文化素養。如俄國學者符拉基米爾佐夫所言︰ 

無論是老的薩滿教也好，舊佛教也好，已不能滿足人們的需

要，而佛教新派（格魯派）則帶來了高度的文化和華麗的宗

（教）儀（式）。同時，新教派的宣教師既是讀寫兼長的人，又

是醫師和星占師。以前喇嘛和薩滿所能做到的一切，他們都能

夠充分地做到，不但如此，他們在許多方面還超過喇嘛和薩滿。

一方面，他們有文化修養，倡言反對流血的祭祀和野蠻的習慣，

促進了文字的發達，另一方面，他們製造了「靈顯」（活佛？），

排斥從前的氏族神，引進了前所未見的拜佛儀式….89 

這段文字很精簡的舉出了格魯派宣教師的教養︰宗教儀

式、醫學、星占、文字及反對殺生血祀等。另一位俄國學者

波塔寧在其後觀察西北蒙古各部後，也發現蒙古人在接受藏

傳佛教（格魯派）後，在文化上與其他的遊牧民族有顯著的

不同︰ 

就初等教育而言，毋庸爭辯，在遊牧民族中，蒙古人是佔世界

第一位的。…凡是見過蒙古和吉爾吉斯這兩個民族的人，都必

定會將他們比較一番，…蒙古的王公都算是受過很高教育的，

他們通常都能說……幾種語言，能用蒙文和藏文書寫，有時還

學習梵文…90 

                                                       
89

 （俄）符拉基米爾佐夫著，劉榮俊譯，《蒙古社會制度史》，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1980，頁 285-286。 
90

 （俄）巴德利引波塔寧，《西北蒙古概述》，見《俄國‧蒙古‧中國》上卷，

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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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蒙古人學習藏文和梵文」，當是在格魯派傳教之後帶

進蒙古的。另外，俄國學者巴德利並為日後佛教在蒙古沒落

後，最受人批評的︰「使蒙古人變得文弱」這一點提出反駁︰ 

若認為佛教從它在蒙古興起之時起，就使這個荒漠地區的民族

元氣大為損耗，那就十分錯誤了。喀爾土克（準噶爾）人對喀

爾喀人和滿洲人所進行的大規模鬥爭，喀爾土克人之所能奪得

由突厥斯坦直至哈密，包括中國突厥斯坦下列著名城市在內的

地區︰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烏什、阿克蘇、焉耆和吐魯

番，先後兩次出征西藏的勝利，──這一切都是由宗喀巴的虔

誠信徒完成的。91 

這些俄國學者所強調佛教（格魯派）於蒙古社會在文化上

的影響，我們在史料中是可以找到根據的︰在內齊托音的傳

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內齊在漠南蒙古運用醫學及天象知識

時，被蒙古人當作神奇施法一般虔誠地記載著。而咱雅班第

達在西藏獲得的文字學知識，返回衛拉特蒙古後靈活運用，

改革傳統回紇式蒙古文字，新增七個字母，並在其上添加區

分符號，更符合衛拉特地區的發音，使衛拉特蒙文較易拼

寫，此即「托忒文字」。日後咱雅班第達以托忒文來翻譯蒙文

佛經，如《金光明經》、《大涅槃經》、《心經》等，計他自

1650-1662 年（順治 7-康熙 1）主持翻譯的佛經、西藏天文、

曆法、醫學等著作，共一百七十多種。92讓使用新文字的衛

                                                       
91

 （俄）巴德利，《俄國‧蒙古‧中國》上卷，頁 156。 
92

 見馬汝衍、馬大正，《厄魯特蒙古喇嘛僧咱雅班第達》，《新疆大學學報》

1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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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特蒙古人最先閱讀的讀物即是佛教相關典籍，如此更加速

了佛教的傳播。兩位法師在傳教之餘，猶勸解溝通原先敵對

數十年的蒙古部族，力勸他們走向和解。當於 1640 年《喀爾

喀─衛拉特法典》序中的祈禱文字出現四位格魯派僧侶的名

字時，就顯示格魯派的傳教已經成功地遍及北方與西方蒙

古，兩年之後，格魯派就在和碩特部的支援下在西藏建立政

權。 

另外，當時的蒙古社會正在進行有相當規模的經濟社會變

革，除了土默特部阿勒坦汗在漠南蒙古建設大板昇城及呼和

浩特，以和平貿易的方式取代戰爭掠伐之外，據當時俄國使

臣向沙皇的報告，衛拉特準噶爾部的巴圖爾洪台吉亦在興建

遊牧民族較少建設的「城市」，在準噶爾部城市最早的居民，

及城市的建設者據該報告所言「可能皆是喇嘛」。93據俄國學

者茲拉特金的推論，巴圖爾渾台吉更早建立的當是寺院，用

石頭和磚瓦修建的寺院，成為定居的基地，再於寺院左右分

佈著汗和王公用來辦理事務的牙帳。此後再吸引商人絡繹來

到此地，統治者猶在寺院城市四郊播種了莊稼。巴圖爾渾台

吉在很短時間內建立了四座這樣的城市。94由於當時在準噶

                                                       
93

 見俄羅斯中央國家古代文書檔案庫，西伯利亞衙門卷宗，第 455 卷，第 651

張。引自（俄）茲拉特金著，馬曼麗譯，《準噶爾汗國史》，北京︰商務印書

館，1980，頁 183。 
94

 （俄）茲拉特金，，《準噶爾汗國史》，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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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的喇嘛們主要皆屬格魯派，可見格魯派對當時蒙古社會轉

型發展的過程，不但因時制宜地有所適應，且猶在參與和推

動上，扮演積極的角色。 

在蒙元滅亡之後，北方的蒙古部族長期分裂，一直到阿勒

坦汗重新接受佛教，百多年來取代成吉思汗黃金家族而將蒙

古聯繫在一起的，就是多數蒙古人的信仰︰藏傳佛教格魯

派。據十七世紀後半葉曾赴中國清朝傳教的張誠（Gerbillon）

神父的記載︰當時「蒙古人尊敬達賴喇嘛，如地上的神。」95

「他們（蒙古人）完全被喇嘛統治著，特別是被西藏大喇嘛統

治著，對西藏大喇嘛，他們是盲目服從。」96蒙古人接受西藏

的宗教權威後，面對這種權威，連在 1635 年（天聰 9，崇禎

8）獲得蒙古察哈爾部傳國玉璽，晉身為新任蒙古大汗的滿清

君主都稍遜一籌。於是滿清皇帝───即名義上的蒙古大汗

皇太極，在 1637 年（崇德 2）第一次發書西藏，延請喇嘛至

滿洲來傳揚佛教，藉此疏通滿洲與漠北喀爾喀蒙古的關係。

滿洲是如何轉變其與西藏交往的過程？這將是以後作者將為

文所要探討的課題。 

                                                       
95

 見 Turner, Embassies to Tibet, V. Ferrario, Milan,1817,p.57，摘自（意）杜齊，

《西藏中世紀史》，頁 116。 
96

 （法）張誠，《大韃靼地區的歷史觀察》，頁 259。 


